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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岁时记

问学青年与拥有传统的方式

在我求学生涯中，有些场景极为难

忘。我想到的是我读研一时候，与我导

师郁振华教授之间的一场对话。它之

难忘，倒不是因为彼时有什么极大的戏

剧冲突，而是在之后的时岁流转中，日

现出它的“隐喻”意义。

前后因我有些记不清了，不是郁老

师推荐我读冯契先生的书，就是我自己

读了之后向他汇报。我当时嫌弃冯先

生的书历史痕迹太深，没什么意思。郁

老师略带不悦，凝重地和我说：“家光，

读书要沉下去。”我当时把郁老师的态

度更多看作是对冯先生的敬重，而非就

学问本身来谈。自然，当时我也就无法

真正理解郁老师在讲金（岳霖）冯（契）

学脉时，在讲什么。在跟随郁老师学习

多年后，我才渐渐读出冯先生书的味道

来。这过程让我深感青年与传统之间

微妙的关系。

对于传统，青年似乎总有一种“弑

父”情结：急于否定上一代的学术，以为

过气。这里又夹杂着对于西方令人炫

目的知识的迷恋，以为老一辈的学问寡

淡。冯先生过气，金岳霖先生也过气。

他们的东西至多只有“史”的价值，没有

“思”的价值。

我们知道文史哲专业重传统，重要

学者往往都有师承。外在于传统而卓

然成家的不是没有，却也极少。这似乎

在重演着一个“上了年纪”的话题：理性

与传统的冲突。一个具有实质内容（偏

见）的传统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

文化的发展，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文化发

展的可能性？

郁老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

我们有三种不同的拥有传统的方式，一

个是牢笼式的拥有，一个是博物馆式的

拥有，一个是工作坊式的拥有。第一种

是非反思的接受传统，成为信徒，这样

的传统传之不远。第二种是把传统供

起来，与当下的创制无关，于此，实际上

传统已经死了。工作坊式的拥有是说

在传统中工作，但又在与现实的接触

中，渐进地改良传统。这是健康的方

式。有一点郁老师没讲，这种渐进改革

是否会带来类似忒修斯之船的结果？

这艘船每次修理时，替换其中部分零

件，总有一天，这艘船与原来的船已无

一处相同。我想这是可能的。

我想，此外我们与传统还有海贼式

的拥有：洗劫一番，不事生产。殖民式

的拥有，以外国传统全盘取代旧有传

统。我还想到一种是把传统弃之不顾，

另起炉灶。但我几乎找不到例子，因为

弃传统不顾，要么是海贼式的，要么是

借助其他传统。这两种方式都不可能

持久，前者“三光”政策，后者空中建

楼。前者的危害一目了然。空中楼阁，

幻美而夺目，乃至有艺术品的产生，但

终究是病态的美。“弑父”的青年，就介

于这两者之间。不过，我以为这两者也

未必就是坏的。一个传统总有固化自

己的趋势，“弑父”的青年搅动这潭死

水，反而能激活它也未可知。

问题又回到了传统对待青年的问

题。敏感的青年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

式，对传统提出挑战。有些是情绪性

的，有些是实质性的。就后者而言，冯

先生不满于金先生把元学与知识论打

做两段的知识图景，走向了“转识成

智”，即从认识论转出本体论的路径。

冯先生在西南联大跟随金先生读书期

间 ，就 做 是 想 。 这 是“ 学 问 上 的 背

叛”。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就因荣格

未能亦步亦趋于弗洛伊德而师徒陌

路。冯先生当时还常向冯友兰、汤用

彤等先生请益。这是“师门上的背

叛”。金先生从未想过要把冯先生逐

出师门，这其实并不简单。我们知道

令狐冲只是跟同门的另一个师父风清

扬学了点剑术，就被岳不群逐出了师

门。虚竹也因为类似原因而被逐出少

林寺。我听说有的导师，因为学生向其

他老师请教，就威胁学生说，你换导师

吧，实在荒谬可笑。

对待青年的宽容与开放的心态，于

一个传统的延续而言，至关重要。师父

授艺，不是为了弟子成为自己的注脚，

而是为了弟子可以成为另一个师父。

最像柏拉图的，不是复诵柏拉图文献

者，而是得其精神与问题意识的亚里士

多德。金先生的诸多弟子，没有哪个是

亦步亦趋的，不论王浩、冯契、殷海光、

沈有鼎，都如此。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如果冯先生在

核心问题上给出了与金先生对立的方

案，我们依据什么把金冯视为一个学

脉？我想一个传统之成为一个传统，不

仅是对某个问题的某种具体解答，也是

对某些问题的关注。在这里意味着进

入哲学探究的某种方式，可以说问题就

是研究方式。我想，正是以某种特定视

角或问题进入哲学，很大程度上规范了

一个传统。

在某一传统之中，保持开放心灵具

有“致命”的重要性。特定视角或问题

都是有待“填充”的抽象，问题的具体内

涵，特定视角的具体意味，要在传承中

不断转进。传统的固化是传统的癌症，

唯死路一条。那么，怎么开放，向着什

么开放呢？比如面对另一个传统：熊十

力-牟宗三传统，在此两个传统之间，不

是说一定要决出一个高低胜负，不是你

死我活的关系，而是可以相互砥砺，在

相互砥砺中，也不必走向融合，而是各

自在对话中走向丰饶之路。开放不仅

是中国哲学大传统中，不同小传统之间

的对话，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意味着向

西方学术传统开放。不用过于担心这

种开放会导致特定传统的消亡，像有些

“国故”派一样。中国哲学并没有因为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消亡。这种开放性

还意味着哲学向其他学科的开放，中国

哲学所匮乏者，如逻辑学、知识论的引

入，并没有使得中国哲学归于消亡。与

人工智能、脑科学的对话，也不意味着

哲学主体性的丧失。最后，我想开放还

意味着向着变化着的现实开放，书斋的

学问，也要现实的滋养。

那么，我们是怎样进入一个传统的

呢？跟着老师埋头读书似乎还不够，还

要去面对那些问题，如此那般的去思

考。就我自己而言，我有些明白冯先生

所思所想意在何处的契机，恰是郁老师

关于赖尔与王阳明对勘的论文。我仿

佛忽然间明白什么是古今中西之争，也

看到了从认识论转出本体论到底是什

么意思。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接

受这个传统的。那些似乎像城堡一样

远近都不可及的“哲学”，似乎向我展开

了一条小径，我可以得窥其中曲径通

幽。我以为对于青年而言，传统是我们

进入一个领域的小径。一个传统意味

着一条小径，没有一条是唯一的真理之

路，所有的道路都是通往真理的“意见

之路”，在不同意见之间“百虑一致”。

用两个隐喻结束我的讨论：传统是

我们“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而其所在，

恰是“小径分叉的花园”。我们要通向

蜘蛛巢，总要先踏上一条小径，而小径

又总是无限分叉，这分叉之中又充满偶

然与命运。

1 武夷山的初夏，是满眼浓重

的绿色。阳光灿烂明亮，山野郁

郁葱葱，仿佛世间万物都热烈而蓬勃。

一入武夷深似海呀。

六月步入武夷山层层叠叠的绿意之

中，晨昏之间，白雾山岚起伏，草木的清

香混合着甜滋滋的气息，悠远的鸟鸣从

林中传来。这样的绿与隐约的雨水，一

起将人的情绪濡湿，想念的心思也如山

岚漂浮。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叶家厂

保护管理站的窗前，程林有时会望着那

些山林雾气出神。有时他巡护时登顶黄

岗山，也会想念起一些远去的事物。

许多人听说过武夷山，知道武夷是

福建的山，却不知道武夷也有很大面积

在江西境内。程林有时会向人介绍武

夷山国家公园，其总面积1280平方公

里，最高峰黄岗山海拔高度2160.8米，

正是在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界内。此

峰为华东六省一市的最高山峰，号称

“华东屋脊”。

程林也是在六月的绿意里重新回到

武夷山怀抱的。小时候，一脚踩空跌进

滚滚山溪，被溪水冲出几十米远的记忆，

还在心头萦绕；从前与父母一起住在竹

篱笆糊泥为墙的简陋山居，又热又潮，父

母在保护区工作，程林和姐姐被锁在家

中，饿得哇哇直哭的记忆也在心头萦绕。

那为什么还要回到大山里来呢？

1996年从南昌林校毕业后，程林本

来可以继续读大学，因为家里清寒，拿不

出五千元学费而作罢。那时作为林区职

工，父亲工资微薄，还要养家，到底是不

易的。父亲一直工作到六十岁退休，工

龄四十二年。1980年，武夷山设立省级

自然保护区，父亲就是最初的那一批职

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山中哨卡检

查或巡护山林，一辈子也都跟山野森林

在一起。

程林小时候也跟随父母长年住在山

里。他出生的地方是“叶家厂”，这个小

村庄非常偏远，只有二三十户人家，能办

什么厂呢？他也在村里上小学。直到初

三那年，才第一次去过铅山县城。

那时候条件艰苦，保护区职工房子

是自建的，用竹编的篱笆糊上黄泥就是

墙。这房子潮湿闷热，又不隔音，有时候

连风也挡不住。保护区也没有电，还是

点煤油灯。很多年以后，才有了柴油发

电机，不过也只能每天晚上供应两小时，

用于晚上的生活照明。似乎是一直到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山上才有了

电灯。

现在，山里的生活条件已经好得多

了。夏天的山林，也带给人静谧的心情，

山野之间也不会像城市中那般燥热。

程林继承父业，上了林校，学的是植

物。后来搞两栖爬行动物调查研究。

工作的内容，常常要翻山越岭，做

动植物调查，或者做物候观测。有时候

清晨出门上山，到傍晚下山，一整天都

在山中行走。程林统计过，他一年当中

在野外爬山的天数达到九十天至一百

二十天。

程林先后做过五千多份植物标本

的采集和制作。武夷山是一座生物宝

库，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已经有记录

的生物物种达五千多种。在武夷山国

家公园江西片区，有名有姓的植物种类

多达二千八百五十九种，约相当于中国

种子植物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观花植

物共有六百多种。在这里，被全球公认

为“鸟中大熊猫”的黄腹角雉，“鹿科动

物中最神秘的物种”黑麂，植物界的活

化石、在江西片区内连片分布面积为全

球最大的南方铁杉原始林，这三个物种

被称为“三宝”。

程林带我们爬山，去看南方铁杉。

巍巍武夷，从海拔三百米到两千一百多

米，从山脚的常绿阔叶林和竹林带、针

阔叶混交林带，到以黄山松和铁杉等为

主的针叶林带、中山矮曲林带，再到山

顶的缓坡草甸，山一程水一程，一路景

观变换，程林都如数家珍。大峡谷深山

丛林中，不时闪现或红或白的花丛，程

林指着远处的花丛告诉我们，那是猴头

杜鹃。

猴头杜鹃所在的地方海拔较高，花

期较晚，此时正是枝繁花盛的妖娆时

候。你看那些老桩，树龄都是几百年了；

而这山上，光是杜鹃的品种就有十几

种。一车的人听了，都忍不住发出惊叹

之声。

2 过了九月，山上的巡护任务

一下子重起来。武夷山国家公园

桐木关检查保护站的站长李红，每年这

个时候心都绷得紧紧的。

前些天，几个驴友上山，在叶家厂站

附近休憩过夜，准备第二天起个大早徒

步上黄岗山。得知消息后，李红就去守

着他们，连夜做思想工作，试图将驴友们

劝返。一来，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很大部

分都属于自然保护区，尤其是核心区，原

则上不允许外人进入，只有出于科研和

生态保护等工作的需要，才能上山。二

来，这些地方还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

上山的道路复杂，驴友的人身安全也是

最为重要的。

有的驴友听了劝说，就下山返回

了。也有少数驴友明里是返回了，暗里

偷偷躲进山林，跟巡护人员捉起了迷藏，

或准备抄隐蔽小径上山。巡护人员只好

整夜守着他们，跟着他们。李红开玩笑

说，保护区里的一切生物都应该保护，

“不仅要保护动物、植物的生命和它们

的生存环境不受干扰，也要保护好进

入这些地方的人类”。因为在这里，万

物有灵，万物平等，这是一个和谐共生

的家园。

秋天的巡护任务里，还有非常重要

的一条，就是防火。

天干物燥，防火任务重啊。武夷山

自然保护区辖区内，连续四十二年无森

林火灾火警发生，维护了武夷山这一全

球重要生态区域的安全与稳定。这样

的成绩背后，是点点滴滴的辛勤工作。

以前巡护人员“巡山靠腿、发现靠人”，

现在有了无人机、视频监控等现代化装

备，改变了以往的巡护方式，通过天、

空、地、人立体巡护，实现森林资源巡护

全覆盖。

在山野之中，巡护员手持终端，可以

实现巡护路线指引、轨迹显示、定位打

卡、拍照上传、语音上报等功能，很好地

提高了资源管护效率。

李红1990年退役后，就到保护区工

作，算下来也有三十个年头了。后来到

桐木关站工作。站里三个人，全天二十

四小时轮流值班。上世纪九十年代吧，

那时候大家生态保护的意识还不够，不

法分子受利益驱动上山偷盗偷猎的也不

少。挖兰花的，采中草药的，偷捕棘胸蛙

或猎鸟的，或者盗伐柳杉的，都有。那时

候任务也重，经过桐木关的每一辆车，都

要细致检查过才能放行。

后来就好多啦。人家都知道，大自

然是应该保护的。

大自然哪里只是人类的大自然？

它也是鸟儿、小麂、青蛙、蛇、黑熊们的

家园，是杜鹃、铁杉、猕猴桃、野花野草

的家园。

说到黑熊，李红兴奋起来，他指着桐

木关站不远处的山崖说，那里有几个蜂

桶。黑熊可厉害了，能闻到蜂蜜的味道，

它们也最爱吃蜂蜜。有好几次，就看见

黑熊来偷蜂蜜吃。他出了门去，黑熊远

远见了人，直立起身，抱起蜂桶转身就

跑。你别看黑熊又胖又壮，很笨重，其实

呢，它跑起来可快了，在山上也如履平

地，熊把蜂桶抱到一个安全隐蔽的地方，

一掌把木桶拍碎，就掏里面的蜂蜜吃。

到了深秋呢，野生猕猴桃也很多。

成熟的果实散发出芬芳甜美的香气，猴

子也会闻香而来。武夷山里的猴子很

多，成群结队的，一群猴子出来活动，总

有“哨兵”站岗，在远远的一棵树上瞭

望。一有什么情况出现，“哨兵”就拼命

摇树，给其他猴子传递信号。

深秋，晨曦微明之时，在山中静静悄

悄地行走，说不定可以见到毛冠鹿。黄

麂，黑麂，毛冠鹿这些动物，都非常灵敏，

极其警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它们就能

感受到，一眨眼就消失了。

到了晚上，黑麂、毛冠鹿，都会发出

沙哑的叫声，啊啊——啊——啊啊。不

知道的人，听了不免要吓一跳的。其实

动物们都有各自的叫声，秋天的深夜，听

到猫头鹰的叫声，也有点瘆人。

晚边的时候，运气好的话，可以遇到

一群“林中白仙”也就是白鹇——四五只

或七八只，在林中走来走去。哇，那悠然

自得、闲庭信步的样子，真是叫人羡慕。

黄腹角雉偶尔也可以见到。野猪呢，倒

是非常常见。最常见莫过于中华野兔，

我们吃过晚饭出来散步，经常看到野兔

一蹦一跳地穿过山间。

3 冬。桐木关附近下雪，天地

一白。

跟北方比起来，南方下雪要晚得

多。武夷山海拔高，冬天的雪虽晚但到，

不会缺席。看着漫山遍野雪花飞舞，积

雪越来越厚，张彩霞总是莫名兴奋，眼前

飞雪场景让她不由自主回到北国故乡的

往日记忆里。

彩霞是北方人，老家在山西吕梁，大

学是在东北林业大学学的野生动物专

业。2004年毕业后，她来到江西武夷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一算也有二十

年了。

初到武夷山，还是四月人间，来此地

一看，南方山水真的太迷人了。漫山花

开，流水潺潺。男朋友是她同学，一商

量，两个人都留了下来。

那时候，叶家厂这样的基层保护站，

还没有真正的大学生来工作。地方偏

僻，生活单调，工作也辛苦，年轻人都不

愿意到山里去过这样清修一般的日子。

彩霞和男朋友居然留下来了，这让保护

区管理局的领导既意外又惊喜。

但是，山里实在太寂寞了。

就去看山看水，看花看草，看动物们

在山野的世界悠然自得。毕竟是专业学

这个，彩霞对于山里的动物们还是很有

亲近感。武夷山“三宝”之一的黄腹角

雉，又叫角鸡、寿鸡，主要栖息在海拔八

百米到一千四百米的常绿阔叶林和针叶

阔叶混交林中。它是我国特有的濒危雉

类，国家一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科研

人员安装在林中的红外相机，捕捉到黄

腹角雉的行踪。成熟的黄腹角雉雄鸟，

很独特的，在头部两侧长有两根蓝色的

肉角，喉部会长出一片蓝、橘、紫三色条

纹纵横交错的肉裙，就像是一块花围脖

挂在胸前。当它向雌鸟求爱的时候，

就上下甩动这条彩色的花围脖，臭美

得不行。

烟腹毛脚燕，每次到黄岗山顶都可

以看到。成群结队的烟腹毛脚燕在草甸

上空飞来飞去。它们有着非常出色的飞

行技巧，在空中捕食昆虫的时候，可以飞

着翻滚、转弯，甚至可以停留在半空中，

简直是燕子中的战斗机，它精湛的飞行

技艺让人赞叹不已。

有一次，彩霞发现一只受伤的白鹇，

她就把它带回了宿舍，精心护理，照顾了

几个月。

春去秋来，在2006年的冬天，彩霞

成家了。

结婚那天，保护区管理局领导特意

召集了全体职工开会，布置工作任务，谁

负责买菜，谁负责做饭，谁负责装饰新

房，谁负责主持节目，安排得井井有条。

单位的女同志，还特意去县城买回了花

床单、花被罩，还买了拉花。那是保护区

若干年来，第一对在山里办婚礼的大学

生，所有人都喜气洋洋的。

后来呢，彩霞和丈夫有了女儿。女

儿刚出生时，工作忙，家属邻居们也都会

帮忙带。再后来，丈夫工作调动，去了马

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依然是在

生态保护岗位。马头山也属于武夷山

脉。夫妻俩有时候也不能经常见面。女

儿独立生活能力很强，六岁不到，就自

己会泡方便面了。如今孩子上了初

中。彩霞已经是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的负责人。

尽管如此，她还是常常往山里跑。

往山里跑，是去做野外调查、课题研

究。几年前，彩霞和同事一起在辖区搞

蝴蝶调查，一直追踪了好几年。但是蝴

蝶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明明知道有，

明明有证据，但是一直遇不到。她说的

是金斑喙凤蝶。金斑喙凤蝶被誉为“蝶

之骄子”，珍贵又稀少，是我国唯一的蝶

类中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排

在世界八大名贵蝴蝶之首。就这么一种

珍贵的蝴蝶，成虫存活时间短，很少下到

地面活动，一直没有遇到过活体。有一

次，队员们在山林巡护时，意外发现金斑

喙凤蝶的残骸，这说明附近区域肯定有

蝴蝶。然而你说奇怪不奇怪，就是一直

没有遇到过，也许，搞野生动物调查研

究，还是需要有一点运气的加持吧。

对了，彩霞喜欢冬天。下雪的时候

她就特别开心。她喜欢在雪后去山林中

寻找动物的脚印，这是巡护和考察的好

时机。白鹇和黄腹角雉的脚印就不一

样。红嘴蓝鹊、栗腹矶鸫的脚印也不一

样。野猪的脚印特别多，说明现在野猪

繁殖比较快。

有一次雪后，保护站职工们在山里

种的蔬菜，一晚上全被野猪干光了，你说

气人不气人。有一次，她们在雪地里还

发现熊的脚印，很兴奋，一路就沿着脚印

去跟踪寻找。咦，这个脚印还很新鲜嘛，

应该时间不久。一抬头，发现二三十米

开外的地方，一头黑熊正瞪着你。顿时，

两个人吓得半天不敢动弹。

4 气温一天天地升高，万物萌

发。程林的山中四季一次次流

转，又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季节。他在

这大山里出生，在这大山里长大，现在他

也像季节一样回到人生出发的地方。他

在叶家厂保护管理站做过副站长，也先

后在好几个基层站点工作过。从工作分

配回到武夷山保护区那一年算起，已经

二十七个年头。

早春，武夷山的十几种报春花陆续

开放。然后是百合花。仅武夷山江西片

区，就有四十九种不同种类的百合花。

从海拔四百米到海拔两千米，不同种类

的百合花在不同的时节次第开放。

这是程林喜欢的季节，山野之间各

种野花野草都醒过来，绽放出花朵，释放

出芬芳。他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古老

的南方铁杉林。在武夷山上有个地方叫

猪母坑，海拔一千八百五十米，在这里拥

有面积最大的南方铁杉种群。南方铁杉

是中国特有第三纪孑遗种，分布于华东、

华南和西南地区。树龄三百年的南方铁

杉原始林，极为罕见。其中一棵南方铁

杉王，树干高耸入云，枝条四面伸展开

来，如同一座“千手观音”。

在四月春天，南方铁杉也会开花。

或许是因为这个树种太古老了，生长也

极为缓慢，所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生存

哲学。它们在春天开着低调的花朵，如

果不是搞科研的人，通常都不会关注到

南方铁杉的花朵。它们的花粉没有气

囊，因此种子散布不远，只是在这一片叫

做猪母坑的地方繁衍生息，每一棵古老

的南方铁杉，都在用沉默的力量来抵抗

时间的流逝。

后来程林也搞两栖动物调查。春暖

之后，青蛙和蛇都活跃起来。在江西武

夷山，青蛙有三十三种，其中最多的是三

四种，黄岗臭蛙、福建大头蛙、华南湍蛙、

武夷湍蛙，这些不同种类的青蛙，不约而

同地在山间发出自己的鸣唱声。程林会

在夜晚入山，带着手电、温度计、水体酸

碱度测量器具等装备，前往山溪瀑潭等

处寻找青蛙。

之前，曾有科学家来武夷山专门研

究青蛙的叫声——如果深入研究青蛙的

叫声，可能会颠覆人们对于青蛙这个物

种的认知。总之，青蛙并不是只会单一

的“呱呱呱”叫个不停。它们在驱赶入侵

自己领地的敌人时会叫，在向意中之蛙

求欢时也会叫，在受到伤害发出求救信

号时也会叫。这些青蛙们，正是通过声

音的不同频率，来表达不同的意思，表达

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海南师范大学的汪继超博士、教

授，就是两栖爬行动物生态与保护研究

的专家。他认为，蛙类个体也可能通过

鸣叫声向其他个体传递特定信息。汪

教授在江西武夷山做青蛙调查研究，作

为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科研管理科科长的程林，也常常陪同

一起工作。

两栖动物，是生态环境质量、环境变

化的重要指标性物种。气温、水温和水

质，这些因素的变化，两栖动物都会非常

敏感。

研究两栖动物，经常会碰到各种毒

蛇。“我们在研究蛙，溪边丛林里的毒蛇

也在盯着我们。”程林已经不记得多少次

在夜晚遇到竹叶青、五步蛇这些毒蛇了，

有时候正专心致志地观察青蛙，哪里知

道会惊动了附近的毒蛇，这情景让人不

寒而栗。

不过，这也让人懂得敬畏每一种动

物吧。

春末夏初是很多动物繁殖的季节。

这个季节动物的叫声也非常密集。桐木

关检查保护站的李红，晨昏之间能听到

各种各样的鸟叫。冠纹柳莺、红嘴相思

鸟、灰喉山椒鸟、领雀嘴鹎、白头鹎、黑

颏凤鹛……如果安静下来，能听到几百

上千只鸟在此起彼伏地鸣叫。偶尔还

看到在大峡谷的上空，有苍鹰在盘旋翱

翔，发出一两声长长的尖叫，划破长空。

到了晚上，小麂和毛冠鹿，依然会发出

“啊——啊啊——”的叫声。这叫声熟悉

极了，也不觉得有什么凄清，倒像是老朋

友一般，有了动物们的陪伴，夜晚也就不

显得那么孤单了。

彩霞在晚春时节进山，主要还是想

去看看“最神秘的鹿科动物”黑麂，或者

再碰碰运气，找一找梦想中的金斑喙凤

蝶。哪有那么容易遇上呢？好在有了

高科技装备——红外相机架设在林中，

可以发现和记录黑麂的行踪。还有一

次，彩霞在路上走着，远远地发现山坡

上的茶园里站了一只小麂。碧绿的山

野，清新的空气，云雾缭绕在山间，一只

小麂优雅地站在茶树间——眼前的一

切，就像是世外桃源一般美好。一眨

眼，小麂就轻盈地跑走了，消失在不远

处的山林中。

左图：北望武夷山大峡谷 徐新宇 摄
上图：黄腹角雉（雄性）程松林 摄


